
         

       第三只眼看台湾佛教
 

  

  

  

  

  

  

  

  

  

 

                     王雷泉 

    台湾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人会表示疑义。台湾佛教经验是否适用
于大陆？此话说不好，也实在太敏感。1998年10月下旬到11日上旬，笔者应台湾中华
禅净协会会长惠空法师邀请，藉出席“两岸禅学研讨会”之机，对平时所思索的问
题，有了更为亲切的认识。所谓“第三只眼”，指在政治、宗教与学术的三极格局
中，从一个教外学者的视角，发表一点或许是雾里看花般的书生之见。 

一、台湾佛教的多元化与主体性意识 

    台湾佛教主体性，是最近台湾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像现代禅教团理论骨干温
金柯，就把“建立台湾佛教的主体性”，作为《现代禅对台湾佛教的影响及历史意
义》一文的副题。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蓝吉富认为台湾是文化传播路线上的边缘地
带，因此，台湾佛教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和“枝末性”两大特质。即缺乏原创
性，承受的是自明末起相继传入的斋教、闽南佛教、日本佛教、大陆主流佛教及藏传
佛教、日本新兴佛教等各种派别。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江灿腾将自己研究台湾
佛教，视为对乡土文化的回馈与关怀。他认为：“台湾佛教主体性的意识觉醒，是延
迟到解严以后，更切当地说，是在开放大陆探亲活动，从两岸的佛教现况对比之后，
才清晰地浮现的！”故关怀对岸佛教和重建当代台湾佛教主体性的努力，是同时并存
的。（《台湾佛教文化的新动向》，1992）至于像杨惠南、陈仪深等学者，则更赋予
主体性以社会批判和激进的政治含义。1997年，台湾现代佛教学会以“台湾佛教主体
性”作为年会的主题，可见这一话题已经进入学术界的前沿领域。 

    主体性意识反映了佛教摆脱国民党的政治控制，各佛教团体多元发展的现状。若
以郑成功入台为始，台湾佛教可分为清代(1661~1895)、日据(1895~1945)、戒严
(1945~1987)、解严(1987~迄今)等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都与政治势力介入佛教有
关，而第四个时期则是政治对佛教的掌控减弱，佛教呈现多元复杂的发展态势。1949
年之后，以大陆逃台僧人为骨干的“中国佛教会”，在国民党支持下掌控了整个台湾
佛教的领导权。1953年在台南大仙寺举行的传戒活动，开始以教团的权威清除日本佛
教的影响，确立大陆传统佛教在台湾的主导地位，只有受过三坛大戒的出家人，才得
到“中佛会”的正式承认，改变了原来肉食、娶妻、不受戒等受日本佛教影响而形成
的信仰习惯。如果站在民族大义立场上，可说这是“中国佛教会”在这段时期的最大
贡献。1987年解严以后，佛教日益摆脫政治的掌控，在教会組织、社会运动和文化事
业上出現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中佛会”一旦失去了对传戒的垄断权，它的主导
权威也就不复存在。在戒严时期开始发展，而在解严时期定型的四大山头，其影响不
仅遍及全台湾，而且延伸到世界范围。它们是：东部由证严主持的慈济功德会，南部
由星云主持的佛光山，北部由圣严主持的法鼓山，中部由惟觉主持的中台山。“中佛
会”的失落，各大山头的崛起，标志着台湾佛教实际上已进入群雄并踞的“战国时
代”。 

    台湾佛教的主体性，还直接涉及对中国传统佛教的评价。蓝吉富曾提出过“明清
佛教”的概念，以示其与隋唐佛教和宋元佛教在性格和内涵上的差异。一是义学不
兴，明清时代的义学研究没有创造性，大抵是“三教合一”、“禅净合一”、“教在
华严，行在净土”之类的综合与重复；二是佛教的民俗化脱轨的发展，使佛教的信仰
形态与教义的距离日益加大，佛教成为民众性、世俗性而精神内涵模糊的庶民信仰。
（参看拙文《将终极托付给历史》，《闻思》创刊号，1997）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重
大的事件，莫过于以太虚法师和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反省和批评。
面对宗教生态中基督教的强劲攻势，他们都以“回溯根源”为特征，对“明清佛教”



的样态进行猛烈批评，以图中国佛教的振兴。只是欧阳渐一系走得更远，他们对如来
藏一系佛学的全面批判，实际上导致对中国佛学主流的根本否定。这种为复兴中国佛
教而作的批判清理，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全面停顿下来，而在戒严时期的台湾亦
不占主流地位。1979年以后落实宗教政策的大陆佛教，它所恢复的到底是属于何种形
态的佛教？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在对中国传统佛教进行信仰和学理的反省批判的背
后，是否也游荡着政治性的“台独”阴影？矛盾错综复杂，问题异常敏感，但实在是
不容忽视。 

二、台湾佛教发展的内因外缘 

  两岸佛教的互动，实际起始于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相对于大陆佛教所受的破
坏，台湾佛教挟经济起飞之余威，急剧膨胀的经济资源和宗教资源相对过剩，无论是
崛起的新兴山头，还是日趋没落的原主流派别，都急于在岛外寻求发展空间。在两岸
佛教界和学术界，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认识误区，认为大陆是单向接受馈赠的一
方。一度使人谈虎色变的“台湾佛教反哺大陆”口号，确实具有真诚帮助大陆佛教从
废墟中复兴起来的悲心热肠，但有时操之过急，向大陆推广所谓的台湾佛教经验，未
免给人以指手划脚的印象。而就实际发生的一些消极面来看，助长大陆一些不肖之徒
坐食外援、腐败堕落，亦是不争之事实。 

    佛教能夠在台湾快速发展，从外部环境看，有二个因素：一是大陆参加的两次战
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和一次文革内乱，成就了七十年代之后台湾的经济起飞，从
而使台湾佛教各大山頭的寺院经济获得奇迹般的神速发展。大陆人自己造下的恶业，
是我们现在承受经济落后、佛教和佛学研究也落后这一果报的亲因缘，但未尝不是台
湾佛教藉以快速发展的增上缘！二是七十年代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台湾与美国断
交，被赶出联合国，客观上造成美国势力淡出台湾，连带着使原来强势的基督教影响
減弱，从而使佛教在整个宗教生态中上升为显教地位。但是，上述外部因缘是可以发
生改变的。当大陆开始清醒过来，不再把聪明才智消耗在“与人奋斗”的穷折腾中
时，经济发展的机会未必会永远垂青于台湾。 

    造成今天台湾佛教发展的因素，除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外部机遇之外，主要还是佛
教自身的观念转变和人的素质的提高。我们可以把衡量一个宗教的兴衰定为三个指
标：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就佛教在现代社会而言，即做到理性而不流于
世俗，神圣而不流于迷信，使超越的宗教理想能为大多数民众接受认同，从而在社会
和文化层面达到化世导俗的实践目的。由此，引出三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人物和事件。 

    第一、印顺法師的佛学著述和阐扬的“人间佛教”思想，为佛教从信仰层圈出
发，契入社会、文化层圈，完成佛教的現代转向奠下了理论基础。印顺以他透彻的理
性思辨和冷静的科学精神，提升了台湾佛教的学术水准，其著述丝毫不逊于一流的日
本佛教学者和基督教神学家。可以这样说，在当今中青年佛教徒和佛教学者中，不管
是印顺思想的忠实信徒还是从原教旨主义角度对印顺提出批评者，几乎无一不受到印
顺思想的洗礼。慈济功德会、佛光山和法鼓山这三大山头的社会实践和事功，在相当
程度上实现了印顺人间佛教的理论。由佛教界举办的私立大学，目前已经成立或正在
筹办的有慈济医学院(目前正朝慈济大学发展)、华梵大学、玄奘大学、南华管理学院
和法鼓大学。佛教报刊、电台、电视和通俗演讲会遍布全社会，佛教的社会地位和文
化品位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佛教既然进入社会和文化层圈，它就必然要遵循
政治和学术的游戏规则。证严法师未曾到过大陆，但在1991年和1998年二次救助大陆
水灾，在政治和宗教上严守价值中立立场，从而赢得大陆各方的敬重。参访慈济功德
会时，我在接受该会所属大爱电视台采访时说：慈济的事业超越了阶级、党派、民
族、宗教的界限，从而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当“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慈济人”
的口号深入人心时，就宗教传播学角度看，实在已臻“不传而传，不弘而弘”的化
境。出家人以本身的学术实力进入大学任教，亦成为寻常之事。恒清尼师获美国的哲
学博士，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佛学研究所副所长慧敏法师获得日本的文学
博士，兼任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的副教授。昭慧尼师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以《佛教伦
理学》等著作，获天主教教会大学辅仁大学的副教授教席。惠空法师以专题讲座的名
义，为玄奘大学的研究生讲授佛学。由恒清法师在三年前创办的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
心的佛学资料库，已经成为国际互联网上最大的中文佛学资料库。现在由慧敏法师领
导的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拥有较强的专业队伍和技术实力，已经获得日本《大正藏》



电子版权的授权。他们所从事的这个虚拟的佛学电子化社区，有可能成为下个世纪佛
教存在和传播的又一种形式。出于对这一事业的认同，三年前，我就把在法鼓山中华
佛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一书，无偿地提供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
心上网，并就后续资料进行合作。 

    第二、1958年由周宣德居士发起的大专青年学佛运动，引导社会精英从社会、文
化层圈进入信仰核心层。就这次接待单位----惠空法师主持的台北文殊院和台中慈光
寺而言，不过是精致的小型道场，经济实力远远不如大陆沿海地区的某些寺院。“两
岸禅学研讨会”结束后，出席会议的方立天教授、济群法师等大陆代表同大会组织者
和义工座谈，对他们在规划组织会议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奉献精神赞不绝
口。从1960年成立第一个学生社团台湾大学“晨曦学社”以来，紧接着师范大学成立
“中道学社”，政治大学成立“东方文化研究社”……现已达八十多个佛学社团，与
昭慧尼师同为师范大学国文系同学的惠空法师，曾任过“中道社”的社长。“晨曦
社”初以“慈光学社”为名，台大校长钱思亮希望社团在校园内应以学术性为重，认
为“慈光”宗教色彩太浓，建议改名。我以此事为例，在座谈中深有感触地谈到：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四十年过去了，周宣德先生当年播下的种子，成长为今天的惠
空、大航、法藏等中青年法師，可说是这场大专青年学佛运动所收获的最直接的成
果。用佛学论文奖学金、学生佛学社团、佛学夏令营等方式，形成了佛教与社会之间
的良性互动，不仅提升了整个教团的信仰、组织和文化水准，亦推动了现代佛学思想
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类似于基督教“解放神学”、“政治神学”、“妇女神学”的
新思潮。仍以“人间佛教”思想为例，它已经从早期的社会适应层面，提升到社会关
怀和社会批判层面。昭慧尼师以护教卫法的斗士形象而名噪全台湾，同时也以同教内
同道所打的二场笔战而树立起鼓吹社会批判、倡导女权的新形象。一场是同现代禅的
李元松、温金柯等人争论佛教应否参政议政，疾呼“当众生苦难是來自政治人物的恶
行﹑政治制度之不良或政策措施之不当時﹐任何有宗教良知的宗教师，都不能抱持驼
鸟心态。”一场是同以《僧伽》杂志为阵地的惠空、法藏等比丘间展开的关于“八敬
法”的争论。昭慧的思想在知识青年中颇有群众基础，在比丘尼人数占出家人绝对多
数的台湾佛教界，昭慧关于僧团组织的言论恐怕无法等闲视之。 

    第三、李炳南、南怀瑾等前輩推动的居士运动，以及以慈航法師的肉身、广钦和
尚的舍利子等神圣現象所激发的宗教热忱，则极大地开发了佛教的传統资源。因为佛
教能夠存在于世间的根据，恰恰是它不共世间、向內诉求的內证法门。对个人而言，
毕生的精力可以或偏重于修行，或侧重于社会慈善事业，或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三
千威仪、八万细行皆通向解脱道。但就整个教团而言，坚持佛教的神圣性和宗教品
格，同现代化转向中的人间化、理性化、学术化，二者是体与用、理与事、源与流之
间的辩证关系，相辅而又相成。 

三、“泡沫佛教”与返朴归真的潜流 

    在佛教向世俗社会快速普及的同时，也产生了“边缘化”问题，就是在大量吸纳
并消耗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自己的宗教资源。所謂“边缘化”，就是偏离
作为佛教根基的出离心和內证精神，仅仅滿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
表层的效应，其负面影响，就是造成“泡沫佛教”現象，在表面繁忙热闹的大场面
下，恰恰是修证法门的缺位﹗“泡沫佛教”同最近几十年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相关，
山头林立的教团现状，更加重了资源的重复与浪费。其实，在台湾也早有人提到，从
佛教发展史来看，早期教团的分裂，及中国屡次引起的排佛运动，都无法排除其中寺
院过于富有及其带来僧团腐化的经济因素。江灿腾在台湾《佛教文化》1991年11月号
上，发表题为《台湾寺院经济的来源与管理》的社论，和《当前台湾寺院经济问题的
省思》一文，就告诫必须考虑到佛教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不要将台湾社会环境所能
提供的资金，作几乎穷尽式地汲取。应该事先考虑到，一旦资源不足时，又如何维持
庞大的道场开销，以避免发生“树倒猢狲散”的凄凉状况。去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
机，已经提醒我们：当泡沫经济消退时，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泡沫佛教”也必然
消散！如果我们不能前瞻性地应对泡沫消散以后的台湾佛教，至少不要在基础本来就
薄弱的大陆佛教中再制造泡沫了！ 

    在台湾，越来越多的人对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的过分世俗化产生不滿，这从最
近十年來藏传、南传佛教，以及标榜修证法门的新兴宗教和宗派在台湾快速发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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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斑。十年前，经游祥洲博士介绍，我在上海曾见过时为灵泉寺住持的惟觉法师。后
来听说他在大陆续上了虚云禅师的法脉。在短短的十年中，惟觉的中台山迅速崛起，
成为当今四大山头之一。1996年夏天，有132名大专青年在中台禅寺出家，成为举世震
惊的“中台山事件”。是年，耐人寻味的是，与世俗社会保持紧密联系的佛光山突然
宣布“封山”，以潜沉下来充实内部。从这一系列迹象中，不难看出台湾佛教界正涌
动着一股厌弃世俗化，向传统修证道路复归的潜流。惠空法师发起的禅学研讨会，正
是应运而生的产物。他在主席致词中，对此有很深的感慨，“很多法师、居士、教
授、学者，大家谈到禅修的问题时，都感受到在某一个范围、某一个层面上，都有彷
徨无助的感觉！”会议期间，以弘扬印顺思想为职志的宏印法师，送我一本由吕胜强
居士编辑的《妙云华雨的禅思----印顺导师止观开示集录》。他同意我的看法，编印
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世人认为印顺法师仅仅是学问僧，而不重视修行的误解。 

    佛教既是重自内证的宗教，故佛教之权威性与合法性，也就建立在现量(证悟)之
基础上。但“证”“悟”是很难得出一个客观衡量标准的主观性体验，也是最容易为
外道神棍胡说八道的话题。现代禅的创始人李元松和理论骨干温金柯，都曾受惠于印
顺法师的法乳之恩。温金柯动情地说，正是在印顺的理性精神洗礼下，他们才感到以
印顺的崇高地位，其思想体系中对修证的忽略，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代禅
曾批评印顺人间佛教思想浅化了大乘菩萨道精神，对此质难我曾当面请教印公：“关
于菩萨留惑润生，永不证悟，度脱众生的问题。既然自己都度不了自己，将要如何来
度众生呢？”印顺法师语重心长地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发菩提心，及永度众生的精
神；包括开悟在内，都是无数世之熏习，时机成熟才会成就，故勿急功近利！要尽未
来际行菩萨道！” 

    只有政治、宗教、学术三极的平衡，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详和稳定。只有信仰、
社会、文化三大层圈的协调，才能使佛教得到健康发展。何谓边缘，何谓核心？端在
于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最滑稽的事情，莫过于不安其位，成为无所凭依的边缘人。
须知：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 

(刊于《佛教文化》，1999年第1期)    

   


